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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揭西人差不多都迁出来做生意了，
华强北是他们的主战场。与生来命好的本地佬
不同，他们起居简单，楼下开店，二楼阁子里住
着一家几口，直到后来，才陆续搬进市场两侧的
楼房里。

欧阳雪既不是揭西人，也不是广东人，只是
随着老公陈家好到了这里居住，一住便是十几
年。街上还不怎么繁华的时候，欧阳雪就认识陈
水一家了，可以说，她是看着陈水老婆从一个枯
干女孩变成肥胖女人的，并且牢牢记住了陈水
老婆的各种样子。

变成肥胖女人期间，小街外面起了很多高
楼，把原来的这条小街包裹在最里面，外人很难
看到。尽管外面变得天翻地覆，里面过得倒还安
稳，家家户户尽情享受着城中村的各种便利。

“人家有名字。”陈家好听欧阳雪这么称呼
人家的时候，会提醒一句。他不满意欧阳雪总是
陈水老婆陈水老婆地叫。他认为，在华强北，欧
阳雪受尊敬的程度远远高过其他人，也包括高
过自己。他们老师老师地叫着欧阳雪，何等荣耀
啊。有了难事，上门向欧阳雪请教。问的不仅是
孩子教育、升学考试之类，还包括家庭内部各种
大事小情。欧阳雪嘴上不说，心里很是享受，所
有这些都让小户出身的陈家好脸上有光。虽然
个别时候，他认为欧阳雪被华强北人惯得自以
为是。好听点是认真，难听点说是好为人师，总
想教育人影响人。只有他明白自己的老乡不是
那么好改造的。

欧阳雪没等到陈家好说话，便显出敌意，
“这么叫她最合适。”说完，她显出了挑衅的
神情。

欧阳雪原来也住在华强北，只是半年前，她
打发了租客，把家搬到了松坪山的保障房里。为
这次搬迁，她和丈夫陈家好冷战大半年，陈家好
不满地说，“你不是说管理费交得少，菜和生活
用品比哪儿都便宜，连路都不用走，打个电话，
就有人给你带回来，不用去闻市场的味道吗？”
他们楼下便住着一个卖肉的。

欧阳雪不解释，发出通牒，说如果不搬，就
给女儿转学。

陈家好急了，学校可是大事，处理不好，安
定团结的生活都将打破。

平时欧阳雪喜欢使使小性子，表面上逞能，
偶尔发发牢骚，内心里还是很善良的。几年前，
她所在的中专不开美术课了，没事可干，人又沉
不住气，转到了文化馆。只是上班没几天，她便
后悔了。不仅工资少了许多，主要是她想学校
了。闭上眼，她就能想起那些学生。

欧阳雪大动干戈，陈家好不明其意，也不敢
再问。之前吵架，欧阳雪不会把话说得这么狠，
比如，如果不搬，便各过各的。

陈家好想了几天，看还是没转机，只好投降
了。他用一个地方住太久，需要换换，安慰自己。
可他心里愤愤不平，他觉得失去的不仅仅是麻
友，还有生活习惯。平时，陈家好的老乡陈水每
个周末都约他打几圈。他在老婆欧阳雪的冷脸
子中半推半就跟着去了。半夜的时候，蹑手蹑脚
开门，进客厅，再到洗手间轻轻洗漱。想到宵夜
时进到胃里的那些牛肉，忍不住哼起了小曲，浑
身透着舒服。所有这些，都将随着搬家而消失，
毕竟要去的地方，人生地不熟。每天早晨一睁眼
就心烦。在他心里，什么地方也不如华强北舒
服。

陈家好和欧阳雪是大学同学，尽管不在一
个系，但彼此很有好感。陈家好是广东人，老家
在偏远的粤东，直到毕业两人才确定关系，并采
取了折中的方法，一块儿到深圳。陈家好进了事
业单位，做起了朝九晚五的小职员，欧阳雪则当
了老师。陈家好以前没有认真打量老婆。平时欧
阳雪要说什么，做什么，他闭着眼睛也知道，根
本不用琢磨，也没花太多心思。每天吃的好，睡
的香，除了股票，其他事一律不关心。现在，陈家
好发现欧阳雪不仅老了，连代表浪漫的刘海儿
也没了。过去，欧阳雪为了与华强北人以示区
别，黄昏的时候，别人在过道玩麻将或是聚在一
起说家常，她会穿上修身的长裙，把头发搞成舞
蹈演员通常梳的那种发髻，或者把两鬓的头发
垂下两缕，后面梳成一条麻花辫，出门了。

有人问，“老师这么晚了还出去呀？”
“看话剧。”或者答，“去何香凝美术馆。”
这么一来，问的人便不好再接话。欧阳雪心

里笑，不懂了吧，没文化吧，她猜这些人这辈子
也未必看过话剧，何香凝这三个字怎么写都不
知道。不过，她相信在自己的影响和渗透下，华
强北人迟早会与过去的低级趣味告别。

在左右两侧的注目下，她挺直了身子，昂着
头，出了华强北。

站在华强北之外的大街上，她突然很迷茫，
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她并没有去什么剧院，或
者美术馆，她太久没有进过剧院了，除了票价太
贵，也没有伴儿。至于美术馆在什么地方，她更
是不知。再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街上的人有
事没事会就欧阳雪的服饰说几句。

“陈家好，你老婆是少数民族吧，这下你好
喽，还可以多生几个啊。”老乡们站在两边的铺
子里跟他说话。

“是啊，真想多几个人喊我爹呢。”陈家好嬉
笑着。陈家好通常不用停下脚，继续向前走，或
是跟铺子里的人搭两句。有时会停下脚接过递
过来的烟，点着火，再接着走。一条街都是熟人，
每天下班总有人和他搭话。

“陈家好，你老婆的腿怎么了，是不是 O 型
呀，一天到晚不穿短裤，这么热的天。”听到这些
话，陈家好也不知道怎么答，只好笑笑，或是跟
老乡挤下眼睛，暗示对方别说了，欧阳雪在后边
呢。欧阳雪当然听到，她快气死了，自己精心打
扮的文艺范儿，被这帮小商小贩说成什么了。本
是想让他们明白，睡衣短裤拖鞋只能在室内穿，
什么是波希米亚什么是学院派。

想到他们本来就不是城里人，便有些同情
他们了，觉得这些人可怜，这么大了，还什么世
面也没见过呢。尽管她从心里不喜欢他们那口
家乡话，脚上的人字拖，背心短裤那副随便样。
平时坐在电梯里，看见他们大声喧哗，她会侧过
脸，表现出不屑，旨在教育这些人，什么是公共
场所应有的礼貌。

她用余光瞥了下那个一身名牌拎着 LV 包
的女人，心想，你怎么不把人民币贴在脸上呢。

她的眼睛不看别人，只对住了电梯门。谁知，门
一开，上来一个更俗的，过时的蓝眼线，搭配着
黄头发。欧阳雪皱了下眉。她没有掩饰眼里的不
屑，跨过电梯里的一摊水，冲出门，那是谁家孩
子憋不住，索性尿在了这里。有时一个年轻的母
亲可以领着两三个孩子，脸上洋溢着幸福，宛若
一个将军。所有这一切，都让她心烦，怒其不争。
尽管如此，她还没有强烈的搬家念头，直到后面
发生了一些事。

3月份的时候，她在新开通的地铁上，接到
了魏建飞电话。当年，家境并不好的魏建飞资助
了两个贫困生，让欧阳雪对他生出了情愫，暗恋
上已有未婚妻的魏建飞。那时候，魏建飞无论做
什么，她都喜欢。尤其是魏建飞不畏权势，给领
导提意见，提出不要占用学生资源搞培训这件
事，让她心头一震，她觉得魏建飞真是个男人，
了不起。她反思自己，感到了羞愧。魏建飞离开
学校前，欧阳雪给他写了一封信。虽然没写名
字，却暗示了自己是谁。然而一直没等到对方消
息。到了深圳那一年，她打听到魏建飞的联系方
式，给他寄去了一件风衣和600块钱。她听说魏
建飞的情况非常不好。之后，她开始准备结婚的
事，她不想给自己机会了。

欧阳雪没想到魏建飞也到了深圳，还进到
教育部门，当上领导，分管她原来那所学校。魏
建飞在电话里说，自己报到了，人生地不熟，到
时还得向她请教呢。

欧阳雪语无伦次，“好啊好啊，放心吧。”放
下电话，她在脑子里想着，应该带他去哪里呢。
深南大道，那里建的比电影里的欧洲还气派。可
是，再美再壮观，好像都和她无关，还可以考虑
白石洲。低矮破旧的房子，和内地的小县城一
样，只是这里又不太像深圳。想了半天，觉得都
不合适。作为老深圳，怎样向他介绍这座城市
呢。天价楼房、正在开发的前海、比香港还要贵
的生活用品……不然就说说自己。说自己在这
个物欲横流的城市里，心还没有变，当年的坚持
都还在。想到这儿，她的心里生出了委屈。因为
有魏建飞在那里比着，欧阳雪一直看不上自己
的生活。这么多年，只要想起魏建飞不向世俗低
头的样子，欧阳雪就会恨自己虚度了光阴。

欧阳雪一整天都晕晕的，到了家里也掩饰
不住，做饭吃饭也想唱歌。她突然觉得很幸福，
在深圳也不那么孤单了，哪怕整个华强北都不
懂她，也无所谓。夜深人静的时候，她突然发现
自己没有忘记这份感情。

魏建飞到深圳的事，她并没有跟陈家好
提，虽然魏建飞没做过陈家好的辅导员，可按
辈分，算是老师。当年欧阳雪喜欢魏建飞的
事，陈家好未必不知。说多了怕麻烦，所以也
就不提了。这么一来，欧阳雪就后悔太早离开
教育系统，不然，两个人离得会更近些，有许
多东西可以交流。

没想到，魏建飞到了大半年也没找欧阳雪，
好像他已经不需要欧阳雪教他什么了。直到听
说魏建飞住院，事情才有了转机。

欧阳雪决定让陈水老婆陪自己去，一是陈
水家刚买了汽车，魏建飞住院的地方在广州。第
二个原因，是陈水老婆对欧阳雪很崇拜，欧阳雪
想让这个没见过世面的女人看看，她这个层次
的人怎么谈话，谈什么，她有炫耀的意思。

见面后，魏建飞显得很亲切，又回到当年一
样。欧阳雪特意带了几本书过来。魏建飞见了很
高兴，说，“太好了，很久没读书，面目可憎了。”
欧阳雪听了，心里舒服，娇嗔道，“嗯，差一点就
可憎了。”她觉得魏建飞一定能听得出她的意
思。

因为不能走动，魏建飞拿了一个山竹放到
欧阳雪手上，又叫欧阳雪把果盘端过去，拿给陈
水老婆吃，说洗过了。陈水老婆听了，主动站起
来，慌里慌张地走上前，挑了最小的一个攥在手
里，便坐回原处了。欧阳雪只好再互相介绍一
次。尽管认识了，陈水老婆还是插不上话，连应
付的笑都接的不是地方。看见这个情景，欧阳雪
心里很是得意。

她和陈水老婆并排坐着。对着灯光下魏建
飞闪闪发光的镜片，欧阳雪微笑，不再说什么
话，觉得魏建飞把她当成自己人了。她看了眼陈
水老婆，因为太紧张，陈水老婆手里的水果已经
被捏变了形，渗出的紫色果汁染到了手上。

回来的路上，欧阳雪突然感到之前的生活
太粗糙了。狭窄的房子里堆的除了生活用品，什
么都不能放，那些出差带回的小玩意儿只能堆
在床下，她梦想的书房用一个小书架就打发了，
其他事情更不要提。

到了第二次去看魏建飞，还是陈水老婆开
车。这次欧阳雪带了两张话剧票，是台湾导演赖
声川的作品，地点在南山海岸城。半个月以后才
演。算好了，那时魏建飞已经出院了。

也许是家属来了的缘故，这一次，魏建飞话
不多，虽然已能走动，但一直坐在床上。医生来
查房的时候，她们便告辞出来了。

刚回到车上，陈水老婆就说要去趟洗手间，
让欧阳雪等一下，说完便下了车。

过了一会儿，欧阳雪看她还没出来，便也想
方便一下，因为回到深圳还要一个多小时。想不
到，刚拐进走廊，就见到魏建飞和陈水老婆有说
有笑从病房出来。

欧阳雪吓了一跳，赶紧退回来，跑到车上。
很快陈水老婆也上了车。欧阳雪以为她会

解释几句，结果她只是对欧阳雪笑了笑，什么也
没说。

欧阳雪不敢相信会变成这样，更无法想象
魏建飞能看上陈水老婆。可她清楚看见了这一
幕。魏建飞脸上的笑容她还记得，陈水老婆完全
变了个人，样子非常妩媚。

事情过去了一段时间，魏建飞也早已经出
院。欧阳雪主动约了魏建飞，原因是技校和中
专合了，重新开了美术课，开始在网上招聘，
她还是想回去教书，希望魏建飞出面跟学校打
个招呼。

在外面等了 20 分钟，才得以进去。见魏建
飞办公室有些凌乱，地上还有打包用的塑料绳，
欧阳雪一颗吊着的心放下来，笑着说，“今天刚
好有时间，我帮你整理吧。”

魏建飞站了起来，搓着手说，“不用不用，哪
好让客人做事。”

欧阳雪留意到对方有些脸红，觉得魏建飞
还有书生气。她打量这间宽敞的办公室，目光落
到了台面上。她先是拨开桌上的一小块地方，随
后，从包里掏出一个端砚，摆上去。她退了两步，
声音对着魏建飞说，“去肇庆旅游带回来的，买
的时候，还不知道你会来，好了，这下派上了用
场。”

魏建飞变得紧张起来，他绕到桌子前，弯身
拿起欧阳雪的礼物，说不用客气，自己有。欧阳
雪不肯退让，说，“就是送给你的，难道我还要拿
回去吗。”

对方停在原地，显得有些为难。想了下，突
然转身从柜子里拿出另一个砚台，说，“这个更
好，是黄山产的，留作纪念。”

纪念什么呢，他和她跟黄山一点关系都没
有。再坐下来的时候，两个人都沉默了。又过了
一会儿，欧阳雪想着既然来了，索性就提出想回
学校的事。

魏建飞说，“你现在挺好的嘛，搞艺术很神
圣，真是羡慕你，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你这样自由
自在啊！”

欧阳雪听了，对魏建飞笑了笑，不知道接下
来怎么办。这时，她突然想起了陈水老婆，说，

“您身体现在没事了吧。”没等魏建飞说话，欧阳
雪又提示一句，“上次和我一起去医院的那个女
人，还记得吗？”

魏建飞并没有接欧阳雪的话，只是看了看
墙上的时钟，显出了不耐烦。

外面的太阳很大，把欧阳雪烤得快要化掉
了。她捧着这个沉甸甸的礼物，停在了巨大的玻
璃门前。她看见涂了粉，画了眼影的自己，难受
了。她确信了自己的猜测，陈水老婆勾上了魏建
飞。如果不是，为什么两个人都闭口不提呢。

她有什么好呢，不就是一个没见过世面，俗
不可耐，遇见读书人就紧张的小贩吗。欧阳雪想
起陈水老婆手上那紫色的果汁。

面子和希望都没了，她恨死了陈水老婆和
华强北。

杜鹃花开得正当时，春天一到，便急不可待
钻进了华强北各家的阳台上。被这些花引来的
鸟，躲进旧空调的隙缝里安了家。每个早晨叽叽
喳喳叫的时候，各家已收拾停当，卷起门帘，准
备迎客了。

陈水一家做的是小生意，店里面挂着从东
莞太平一带批发回来的衣服和裤子，门前摊放
着内衣和各种袜子，还有些中小学生或打工妹
用的小镜子、小梳子、发夹之类，不远处的冰柜
里放有饮料和雪糕。左右几家小店分别经营文
具、日用品、小五金，最大那个铺头，有两口锅，
煮的是牛肉河粉。

两家本来友好，有陈家好和陈水做过小学
同学这一条，便很亲了。何况刚搬来的时候，常
常聚在一起搭伙做饭。陈水老婆鱼头煲做得好
吃。陈水做的海粒饭不会差过华强北任何一家
大排档，尤其是放上一些沙茶，可以让欧阳雪吃
得直喊肚子胀。看着老婆这么喜欢吃自己的家
乡菜，陈家好心里得意，尤其是女人坐在小矮凳
上那个样子，完全不像大学毕业，喜欢高尚生活
的小资，倒像一个喜食人间烟火的女人了。这么
一来，他就很感谢陈水和他的老婆，用一些粗茶
淡饭就把欧阳雪打回了原形，不再那么端着了。

有那么几次，因为早到，离做饭的时候还
早，欧阳雪便帮着陈水老婆看店。欧阳雪劝客人
买，几个人都买了，奇怪的是，连价也不回一句。
那一天的营业额比前几天都好，陈水老婆笑着
说，“还是老师的口才好，他们信你的话。”

欧阳雪笑着，眼里全是得意，“那是啊，要看
是谁做啊。”

这些事情到了现在，欧阳雪不愿意想起来，
更不愿意陈家好重提。尽管两个人都到了有点
爱怀旧的年龄。可她觉得当年是自轻自贱，堂堂
一名教师，去给人家看小摊，有什么可得意呢。
她更不愿意回想猫在陈水家厨房外，嘴馋的样
子。那时候她怀孕了，特别想吃陈水老婆做的饭
菜。每天一下班，就厚着脸皮站在店铺前，盼着
陈水老婆忙完手上的事儿，早点下厨。

每次陈家好把话题拐到这里的时候，欧阳
雪就会喝道，“不许提那些破事。”

“你别忘了，你怀孕 10 个月，至少有 5 个月

在人家吃晚饭。”陈家好一边给花浇水一边说。
那时候，陈家好也跟着沾光，吃得脸上泛着油
光。他最多拿来家里的好茶，算作补贴。“是不是
因为不花钱啊，我还记得你特别能吃。”

陈家好想跟欧阳雪开玩笑，结果碰了一鼻
子灰。欧阳雪黑着脸，“那又怎么样，我没给他钱
吗，她家的衣服、化妆品，哪个便宜了，骗我买一
瓶就能赚六七十。最不要脸的是当年，还让我站
在柜台里给她推销假货。”

“不是人家让你做，是你觉得好玩，新鲜。”
陈家好做了纠正。

欧阳雪一时无语，过了一会儿，指着自己的
脸说，“你看看，被他们家的产品弄成了铅中毒，
花多少钱也补不回来了。”

陈家好安慰道，“你那是妊娠斑，再说，年纪
大了用什么都不行。”

“放屁，孩子都多大了，我还妊什么娠，你和
他们是不是想合了伙害我啊。”此刻，欧阳雪的
脸已经变了，她痛恨陈家好不帮自己说话，反倒
向着别人。

陈家好不敢开口了，欧阳雪像一个胀满的
汽球，随时会炸开。他明白了，之前的欧阳雪，温
文尔雅，原来是把不满和怨恨都藏了起来。是妊
娠斑还是老年斑，这么一想陈家好竟有些害怕
了，老婆虽说才过35岁，只是现在污染严重，到
处用激素，熟得早，老得快，更年期提早也不足
为奇。自己需要温良恭俭让，再不能总想着打麻
将、吃宵夜了。搬就搬吧，反正没出深圳，又不是
搬到外省去，他在心里安慰自己。

没想到，搬家后的第一个夜晚，欧阳雪就
从被窝里把手伸出来，湿热的呵气吹到陈家好
脸上。

陈家好警惕起来，“你要干什么。”
“要我的权力呀。”欧阳雪声音发着嗲。欧阳

雪很久没有这样了。陈家好常常觉得自己快废
了，他已经习惯了自给自足。

欧阳雪的橄榄手伸得没有任何铺垫，陈家
好的准备当然也就无法充分，他慌里慌张，糊里
糊涂地上了阵。

办完事，陈家好松了口气。正准备睡，黑暗
中，他看见欧阳雪穿了内衣在房里走来走去，面
带微笑，一副大获全胜的样子，放下的心又悬了
起来。

欧阳雪却在黑暗里大笑。在一个人生地不
熟的房子里，发出这样的怪笑，谁都会觉得瘆
人，陈家好也不例外，他甚至连发问的勇气也消
失了。

这时房间里传出女人的声音，“看她再气
我。”

陈家好觉得自己需要回答，同时也是为了
给自己壮胆，“谁又气你了，没头没脑的。”

欧阳雪开了床头灯，坐回到床上，柔着声音
说，“就是那个陈水老婆啊，开杂货店的小贩
子。”说完，她认真打量起陈家好。

躺在床上的陈家好见到老婆这样，慌了。过
去的陈家好是个有些土气，但还算清秀的学生，
现在是一个头发越发稀少，经常嘴上叼着牙签，
肚子突出，爱穿人字拖，喜欢在街边跟人说话的
中年男人了。

看完陈家好，欧阳雪心里想，好在自己行动
早，不然，陈家好，女儿，都会变成华强北小贩文
化的俘虏。

停了会儿，欧阳雪又说，“陈水倒还算是个
老实人，只是他不应该娶这样一个老婆，经常跟
我显摆说孩子如何出色，还说只许考清华和北
大，将来一个做官一个做学问，还跟我打赌说，

‘老师啊，你信不信，不用 20 年，咱们的位置就
换过来了。’”她的嘴变了形，学着陈水老婆的腔
调。

陈家好开始相信生活是残酷的，十几年时
间，竟把个说话都脸红的欧阳雪变成了一个泼
妇。他强压着恼怒，说，“怎么了，哪个父母不希
望孩子成才。”陈家好觉得老婆这些气生得怪，
难道小贩的孩子就不能成才吗。

“这叫风水轮流转。”陈家好认为自己说的
仗义，补了一句。

欧阳雪也气了，说，“你得意什么，关键是把
你和我转差了。”欧阳雪接着又说，“一个叫王
博，一个叫王墨，还跟我说，取这样的名才高雅，
你听听，这不是气我们是什么。”

陈家好明白了，陈水的两个孩子分别进了
重点。让师范大学毕业、做过老师的欧阳雪受了

刺激。
到了晚上，欧阳雪不管陈家好制止的眼神，

先是和蔼地劝说女儿，好好读书，不然以后没有
工作。

“大了我做生意。”女儿突然冒出一句。
欧阳雪听了心里一惊，“做生意是要很多本

钱的。”
“我要开陈水叔叔家那种店。”女儿说。
听了这句，欧阳雪脸已经变了，眼睛瞪着陈

家好说，“好，开吧开吧，现在就别读了。”她越想
越怕，这些年，一直希望影响他们，提高他们的
素质，没想到，反倒是这些人改造了她的女儿。
满口揭西土话，天天想着吃喝玩乐，现在，竟然
说大了要开小店儿。再看看人家小贩的孩子，斯
文有礼，经常拿着书过来请教她。什么世道啊，
她觉得自己住进华强北真是吃了大亏。

“好就好了，为什么要拉上我们比来比去。
你说这算不算超生有奖啊。遵纪守法的下场怎
么会这么惨，你再看看人家，这些年买了几套
房，全在中心区，还有店铺。他们不仅有财富，生
了两个孩子，还有未来。”

“谁没有未来。”陈家好低着头嘀咕了句。
欧阳雪说，“我们的未来有他们好吗，他们

连初中都没有毕业，除了摆摊，什么都不会，却
可以笑话我了。”她觉得自己帮别人的孩子辅导
功课，出主意，眼下都成了反讽。欧阳雪脑子里
飘浮着魏建飞送陈水老婆的情景。想到陈水老
婆见过她对魏建飞那副巴结样儿，更加生自己
的气。

“别忘了你当过老师。”陈家好只需这一句，
便可以让欧阳雪住嘴。陈家好知道她的软肋。欧
阳雪说过只要是老师都希望学生好。

搬家之后，欧阳雪住在自己 23 层的新家
里，本以为已经忘了之前的事，想不到，她经常
不由自主地向华强北眺望。倒是陈家好没心没
肺交了新朋友，一有时间就去打球或是下围棋，
什么感觉也没有了。女儿忙着上课，补习，压根
儿没关心这儿，似乎华强北已是上个世纪的事。
欧阳雪在心里恨着，“个个都没良心，说忘就忘
了。”她不仅想念牛肉粉的味道，还有他们称呼
老师时那种眼神和语调，都是其他地方没有的。
买了零食站在街上就能吃，平时套件衣服就能
出门，孩子放了学随便去谁家玩都放心。陈水老
婆的菜不仅自己爱吃，孩子也喜欢。她想起自己
去外地培训时，女儿留在他们家写作业、吃饭的
事情。

猜到欧阳雪的心思，陈家好有意约了两家吃
饭，准备饭后到华强北转转。他觉得欧阳雪的搬
家就是一时冲动，过了这么久，想法也许会转变。

刚开始，都还平静。只是快结束的时候，才
让陈家好担心。像是为了刺激欧阳雪，只考进普
初的女儿，趁大人说话，拿了欧阳雪的手机，躲
在一旁玩游戏，还傻大姐般随着游戏大叫。反过
来，陈水的两个孩子倒是各自拿着一本书在读。
陈家好偷偷看了眼欧阳雪的脸，觉得事情不妙，
开始后悔让两家见面的这个提议。

终于，欧阳雪说话了。她笑着问陈水的儿子
没户口，怎么进了重点校。重点学校应该受户
口、社保、计生证明的限制。

想不到，这个敏感的考题，在别人还没听清
之际，被老公陈家好抢答了，“人家早有户口了，
当年出来人家做生意，赚了钱就买了带户口的
房子，蓝印变红印。”喝了一口茶，他又得意地
说，“如果再想要一个，大不了去香港生，多花点
钱，又不是什么难事。”

欧阳雪说，“学校呢，毕竟是省重点，不
比那些私立的，有钱就能进。”她狠狠看了陈
家好一眼。

“这事确实麻烦，不过公立私立都少不了
花钱，还要谢谢你帮我牵的线呢。”陈水老婆
笑了笑。

欧阳雪愣了，想起医院门口的事，清楚对方
在说谁，冷着脸问，“难道他会收你的钱？”担心
老婆再引出事端，陈家好急于把火惹到自己身
上，他故作潇洒地说，“这很简单，花钱办事嘛。”
陈家好似乎成了陈水夫妻的代言人。

“不可能！”欧阳雪说完这句，便站了起来。
这一刻，房间安静了，不远处的孩子停下了手里
的事。

陈水老婆见状，也起了身，劝道，“不是为了
孩子，我才不想和他们这种人打交道，耽误时
间。”出门时，陈水老婆跟在欧阳雪身边，怯怯地
说了一句，“其实他已经不喜欢话剧了。”

陈水一家准备搬去科技园了，除了文化氛
围好，还是大学、科研单位的汇聚之地。更有意
味的是，有人见过陈水老婆在保利剧院看演出，
散场时，妆容被眼泪冲花了。离开华强北前，他
们家里经常放些听不懂的音乐，声音从窗口传
出来，昏黄的灯光下，街上的人和物显得很是不
同，平时大嗓门说话的人也变得温柔了。

回到家，两个人都没说话。陈家好以为老婆
要大发雷霆，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像是放下了
一个大包袱，欧阳雪走起路来轻松多了。

天快亮的时候，欧阳雪轻轻翻转身体，贴紧
了陈家好。

她还以为陈家好不会失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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